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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土生土長的林昶讓（Jeremy Lin）自小對電影甚有
興趣，於2012年參加校內舉行的電影工作坊期間認識了荷
里活著名女監製兼編劇Febienne Wen。Febienne啟發他不
斷努力寫作，並不斷透過電郵給予林昶讓編劇方面的相關
指導，最後林昶讓花了僅僅7日，就將構思的校園故事寫
成90頁劇本初稿，並名為《Senior Project》（中文名：型
仔習作）。
他憑着「Ｎothing to Ｌose」的精神，向多家荷里活電影
公司推銷，最後得到Itsy Bitsy Film LLC製片公司出資約七
百萬港元，於洛杉磯開拍電影，更由曾拍攝《Eggbaby》和
《Shodow Man》的導演Nadine Truong執導，而電影的兩
位監製更曾拍電影《The White Frog》。
不斷為夢想努力的林昶讓繼續憑着「Ｎothing to Ｌose」的精神，更找
來素未謀面的「樂壇校長」譚詠麟，邀請對方擔任其電影的執行監製。受
他的熱誠感動，譚校長答應充當他的電影製作顧問。經過一年時間，電影
已經完成，並已於日前在香港大學Grand Hal舉行慈善首映。

可否談談你的電影尋夢之路？
林：「有夢想何不努力實踐？只要你享受當中的過程就不會有任何損
失！」這就是我寫《Senior Project型仔習作》的背後理念。當時為
進一步提高電影的製作質素，我們《Senior Project》的團隊在網站

「Kickstarter」發起了籌款行動，靠熱誠打動不少網民，結果共籌得
約二百萬港元。經過一年多的拍攝及製作時間，如今《Senior Proj-
ect型仔習作》已經完成，為了鼓勵更多年輕人勇於追求夢想，我們
和電影製作公司正在考慮把《Senior Project》上載至Youtube，讓
大眾能免費欣賞我們的成果，日期還未確定，詳情可參考我們的網
站。

可否談談你在荷里活參與選角色時的經歷？
林：在2013年的暑假，我飛往美國與《Senior Project》的團隊進行選角

色，但對於在電影界初出茅廬的我來說，這一切都十分陌生，我除了
演員的外觀，實在無法估計其演技和個性是否符合角色條件，所以在

選角色的時候，我只能吸收其他專業人士的意見，以學習的態度從旁
聆聽，唯一只是有指定自己從小喜歡的演員Kyle Massey飾演Andy
一角，令我非常驕傲。

編劇與自己生活的關係？
林：自小我就十分喜歡看電影，從電影中不但能夠啟發寫劇本的靈感，更
能從中學到面臨不同人物或事件時的應對態度。而且，在日常生活
中我十分喜歡觀察不同人的一舉一動，讓我了解他們，從而豐富我的
劇本。 然而，我現在只是一位中學生，而我還未決定我將來的去
向，但我並不會放棄寫劇本，而且我會不斷努力創作更多有趣的作
品。

本土17歲編劇奇才
被荷里活賞識開拍電影圓夢被荷里活賞識開拍電影圓夢

思蘭自詡當上演員因為自己是「時代的
產物」。當她快要高中畢業時，正值上山
下鄉的年代。姐姐是長女，又比她長兩
歲，可以留在城中當教師，她卻不能享受
到這種待遇。眼看畢業後唯一的出路是做
農民，她卻僥倖地遇上文革後第一次全國
藝術團體可以公開招生的大好時機。投考
演員，目的只是想留在父母身邊，不想下
鄉。所以她常笑說自己不是選擇當演員，也不是為了理想而
從事藝術工作，只是當時沒有選擇而已。
思蘭除了幸運地遇上公開招生藝術學員，另個幸運是她擁

有女中音的歌喉。「七三年時，所有藝術團體都只有屬於女
高音的高昂革命聲音，女中音一直被忽略。須知一個歌唱團
必須數個聲部俱全，尤其是鄧小平強調藝術必須多元化，並
非只有單一的革命歌曲。所以，藝術團體都重點尋覓女中
音。我從來考不上學校的宣傳隊，因為他們需要聲音高亢的
女高音。可是那次公開招聘卻沒有一名宣傳隊的成員考上，
反而我被取錄。」就是憑這兩點僥倖，思蘭成為廣州巿歌舞
團的一員，亦從此開展了她的演藝事業。
在歌舞團五年，思蘭學懂了意大利美聲的歌唱技巧，也學

曉跳舞。她邊學邊演，起初在大合唱歌隊時唱《毛主席詩詞
組歌》、《長征組歌》；後來晉升二重唱歌手，最後到領
唱。當時中央音樂學院到廣州招生，重點是招收女中音。
「若非父親要我來港，我已經進了中央音樂學院。我在歌舞
團只是跟師傅學習，沒有獲得任何文憑；但音樂學院是一所
大學。可惜我失去這個機會，這是我的遺憾。」

從雙語演員開始的舞台生涯
思蘭的父親是在解放後便派來香港工作的中新社幹部。

「父親很想我當導演，故讓我先當場記，兼做演員。我在那
兒遇上我的戲劇啟蒙老師胡一峰導演。我跟隨他拍了好幾部
電影，從中學到很多東西。他對人物內心分析很仔細，很喜
歡與演員討論演戲，是屬於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那套系統。
我曾經跟隨他到國內拍攝《白髮魔女傳》，一去便是半年。
拍電影講究技術多於藝術，我不適應電影製作的模式，覺得
沒有藝術快感，不像我做舞台時在演出完畢回到家後，可以
回味自己當天『蝦碌』的情況般有趣。」
後來，思蘭獲悉香港有專業劇團香港話劇團。當時的藝術

總監楊世彭很想發展國語戲劇，便聘請不同年齡的雙語演員
加入，思蘭便是其中被取錄的一人。思蘭一加入話劇團便擔
任兩個劇的女主角——音樂劇《三便士歌劇》和雙語劇《不
可兒戲》，這完全是因她懂得唱歌和操流利國、粵語所致。
雖然思蘭從未演過舞台劇，初生之犢卻不懂害怕。他現時

仍記得楊總監這樣跟她說：「你是我的女主角，你不可以發
胖。」九零年演畢《俏紅娘》之後，思蘭第一次，亦是在過
去三十多年來唯一一次，離開話劇團。「我去了加拿大，改
變了身份回來——我在那邊生了女兒，當了母親。」思蘭笑
着說。

戲劇是先選擇再愛上
重投話劇團後，思蘭碰上了她演戲事業的一個轉捩點——

筆者常取笑她與鍾景輝（King Ｓir）的「一夜情」。此「緋
聞」到底怎樣傳來的？話說King Ｓir導演《蝴蝶君》，思蘭

是他的演員。該劇的跳躍幅度
很大，場與場之間沒有過渡或
鋪墊，是由一個個片段組成的戲。她自言
找不到方向，擔心演得很假。King Ｓir遂
花了一個晚上單獨指導她演戲，令她開
竅，知道自己到底缺乏了什麼。「經過那
一晚之後，我的演技開始不同了，這便是我與King Ｓir所謂
的『一夜情』了。」
「國內很流行『先結婚後戀愛』，這句話亦適用在我與戲

劇藝術之上。很多人都是因為喜歡那種藝術或行業才去選擇
學習和投身，我卻是先選擇這項職業後才去愛上它，這都是
拜與King Ｓir的『一夜情』所賜。若戲劇是我的『丈夫』的
話，我在開始時是貪慕『他』『英俊』而與『他』結婚，而
不是先了解『他』的內涵和靈魂才決定與『他』在一起的。
到了『婚後』，我開始慢慢發掘『他』的內涵，終於愛上了
『他』。」
所以，很多人問思蘭是否很喜歡演戲才選擇當演員，她的

答案是「不是，只是當時我只懂得歌舞，既然我不想在電影
行業發展，便只好選擇戲劇。」
思蘭真的幸運，先有緣分與這般「俊俏」的「郎君」做

「伴侶」，後來又真的彼此戀愛起來，一起走了三十多年的
人生路，而且還愈來愈相愛，戀情愈來愈精彩。到底現時她
愛「他」的什麼呢？
「我憑藉『他』可以經歷一般人生不會經歷的種種，我一

輩子所過的好像已經是數十世人的生活。例如我在《李察三
世》飾演皇后，很多人都要跪在我面前；但我在《最後晚
餐》中是一名非常沒有自信的低下階層婦人。後者的生命像
塵埃一樣微不足道，前者則是至高無上的萬金之軀。二者的
分別何其大？但我都在舞台上經歷過。我常鼓勵女兒多看小
說，因為人的生活其實非常狹隘。我們來自一個中等家庭，
接觸面很有限。然而，當我們閱讀小說時，卻可以『認識』
很多不同面貌的人物。當我們扮演一個角色時，我們是進入
了那個人的生命之中。那一刻，我的靈魂進入了她的身體之
內。」思蘭解釋她這名「俊俏郎君」特有的魅力和內涵。
與戲劇表演結伴的時間愈長，思蘭愈覺得演員應該好好
的尊重表演。她察覺到不少演員重視的是什麼時候是他們的
Ｓhow Ｔime，什麼時候會有掌聲或什麼時候最「出位」。她
覺得這類演員很容易會有挫敗感，亦不會每個角色都願意花
同樣的心思去做。「若你真的喜歡演戲和扮演另一個人的
話，當你令另一個人的靈魂進入你的體內時其實已經值得享
受。對演員來說，這才是最重要的。」

「誠惶誠恐」面對每個角色
三十多年來，思蘭在舞台上演出了無數話劇。當中最令她

難忘的，是九四年上演的《黑鹿開口了》。那是一個關於印

第安人受白人迫害和殺戮的故事，她飾演一個名為黃女人的
婦人。印第安人的故事和生活對話劇團的演員來說實在太遙
遠了，美籍導演為了令他們了解印第安人的面貌和歷史，特
別拿一些歷史上的畫面給演員們作參考。
「黃女人的愛人是白人，他們最後是悲劇收場。導演給我

看到劇情中發生事故的懸崖的真實照片，令我腦海出現了很
多畫面。我很感謝他讓我了解到實際的情況，不然，我一定
會很激動、淒厲地去演那場戲。我覺得導演很了不起，他不
單止理會藝術層面，也顧及精神層面。在排戲時，他說他可
以通過我們每個人的眼睛而看得出我們正在想什麼。當我們
圍坐聽黑鹿講故事時，他要求我們每個時刻都在角色的狀態
之中。」
近年，思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演出首推《最後晚餐》，那

是一個生活背景、家庭狀況和人物性格與她相距甚遠的角
色，她坦言開始時不知如何入手。導演曾經覺得她的反應不
對，不認同她的做法。「我每天清晨都到維多利亞公園走一
圈，一邊行一邊不停地思考台詞。這些思考是要反覆感受
的。我的身體不斷在動，反而會令我更加集中內裡的感覺。
我問自己為何角色會有這種反應呢？我要消化她的台詞，讓
她的靈魂逐漸進入我的身體。」
首演那晚演出前，思蘭特別花一些時間在佈景內走走，看

看四周。她輕輕觸摸一下燉湯的砂鍋，緩緩掃掃牆上的破
磚，實實在在地感受她的舞台的環境。「我從未住過這些地
方，但我要令我自己覺得我是在那個空間生活，那是我的
家。我的角色活在一個灰暗世界之中，無力改變身邊的一
切，連這樣破爛不堪的居所也保不住。要演這類戲，我真的
需要多花工夫令自己相信我是生活在那兒。當然，現時演得
多了，已經可以手到拿來。」
《最》劇為思蘭帶來的不單止是熱烈的掌聲、對她精湛演

技的認同和高度的讚美（北京的戲劇學家林克歡老師讚譽此
劇為「人包戲」的演出，意即演出精彩全是演員精湛的演技
的功勞），而且更獲得實際的獎項——她同時獲得香港舞台
劇獎和香港小劇場獎頒發的「最佳女主角」獎項，成為全香
港唯一憑同一個製作的角色奪得該年度兩個大獎的演員。
即使演技不容置疑，演戲經驗超過三十年、對演戲依然深

深愛着，思蘭自言她每次接到角色時，依然抱着誠惶誠恐的
態度面對，不敢掉以輕心。「我不敢說自己一定能將所有角
色都演得好，但我一旦站在舞台上，便會全力以赴，謹記
『活到老，學到老』此六字真言。」

雷思蘭雷思蘭：：
先與戲劇結婚先與戲劇結婚
再談戀愛再談戀愛
雷思蘭是我非常欣賞的香港舞台演員。她來港前曾為廣州歌舞團

成員，不單懂得演戲，且能歌擅舞，天生一副嘹亮嗓子，並且能操

標準的普通話和廣東話。她一九八三年加入香港話劇團當全職演

員，至今歷三十一年，是話劇團演齡最長的演員之一，也是一位扎

根香港的資深舞台演員。 文、攝（部分）：小蝶

■■繼繼《《最後晚餐最後晚餐》》後後，，再與劉守再與劉守
正合演正合演《《都是龍袍惹的禍都是龍袍惹的禍》。》。

■■與糖妹演出香港電台節目與糖妹演出香港電台節目《《反反
斗普通話之奶奶駕到斗普通話之奶奶駕到》。》。

■■《《Senior ProjectSenior Project》（》（中文名中文名:: 型仔習作型仔習作））

《Senior Project》簡介
故事講述5個就讀高中、性格各異的年

輕人，為了要完成畢業習作而聚。5個人
臨急抱佛腳，用了短短幾天時間去完成
為期一年的工作。為要趕及期限，又要
遷就各自的性格，5個年輕人在忙得發慌
的三天爆發了連場笑話，從而帶出不同
種族或性格的人在現實生活中的想法。

■■雷思蘭與鍾景輝雷思蘭與鍾景輝。。


